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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年中短篇小说年中短篇小说：：
或许或许，，这一年来林林总总的文这一年来林林总总的文

学叙事学叙事，，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精简为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精简为

一次小说家面对阅读者充分调动个一次小说家面对阅读者充分调动个

人才华的恳切的长谈人才华的恳切的长谈。。长谈以长谈以““人人””

为主题为主题，，在论及人是怎样的在论及人是怎样的，，人何以人何以

至此至此，，以及人还可以怎样的过程中以及人还可以怎样的过程中，，

小说家从共情小说家从共情、、沉思和想象的向度沉思和想象的向度

上上，，展示出了异于常人的能力展示出了异于常人的能力。。

大约在200年前，华兹华斯这样概括诗人所

应具有的能力：观察和描绘的能力、强烈的感受能

力、沉思的能力、想象和幻想的能力、判断的能力

（《抒情歌谣集》1815年版序言）。那时，小说正在

兴起，小说相对于韵文体叙事文的优势还未能充

分施展开来。因此，华兹华斯对诗人的要求，更像

是几则带有普遍性的描述，适用于文学创作的诸

多门类。今天，在更复杂的情节形式、更广阔的环

境展现、对人物性格及其动机更持续的探究等领

域里，小说家们已经完成了无数轮革命性的深耕，

但从根本的能力要求上看，华兹华斯的路径描述，

非但没有过时，反而依然能够提供参考。具体到

2018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如果暂时放下对不同

题材、不同形式、不同渠道上各美其美的整理爬

梳，将众多流动的身影重叠为一个，将音调各异的

段落小节合并为一章，或许，这一年来林林总总的

文学叙事，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精简为一次小说家

面对阅读者充分调动个人才华的恳切的长谈。长

谈以“人”为主题，在论及人是怎样的，人何以至

此，以及人还可以怎样的过程中，小说家从共情、

沉思和想象的向度上，展示出了异于常人的能力。

共情的能力

事实上，当“人”作为主题被确定下来时，就已

经标识出这一年中短篇写作异于以往的重要特

征。通常认为，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并非中短篇

小说的首要任务。小说家们倾向于在万字计的篇

幅里，求索迷宫、微妙的情绪、转瞬即逝的偶然，编

辑人类伟大进程阐释的注脚，锤炼剪裁功夫甚至

玩赏语言的游戏，但具体到一次长谈中，情况却变

得不大一样了：如若忽略人的因素，一味强调故事

或瞬间感受，长谈之长恐怕难以为继。此外，既然

是谈，小说家首先要做的，是让自己的表达充满魅

力，将对方牢牢地吸附在椅子上，并时刻保有回应

的冲动。这对长谈发起者敏锐的感受力、对生活的

热情以及开阔自由的灵魂都提出了考验，当然，更

重要的是对共情能力的考验。在2018年的中短篇

写作中，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留了下来，他们没有

随着故事的结束淡出，或者干脆直接被抛到长篇

小说的院墙内。小说家们在有限的时空里，耐下心

来与笔下的人物共情，并让阅读者一并拥有投射

的机会，与人物的经历、情感、思维、人格之间建立

关联。这种关乎人本身的共情的努力，超出了对文

体规则的探讨，也超出了人物之于故事的某次胜

利，它所指明并彰显的，是一种更为基本的写作伦

理和文学观念——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角逐，无

论现实还是浪漫，讲述还是展示，人的样子、人的

重要性，始终应当保持在一个更优先的级别上。文

学首先是人学，人的要素，才是文学作品的硬核。

如果说在《李海叔叔》之后，还有哪些形象能

够作为尹学芸写作实力的例证，《天堂向左》中的

千叶可以算作一个。热情、善良，狡黠、任性，生活

善待她时，整个世界在她面前都没有屏障，沉到谷

底，又爆发出飞蛾扑火般的孤注一掷。这一次，尹

学芸没有沿用《李海叔叔》言无不尽的写法，而是

让千叶周围的几个人物也各具微妙之处。作者在

简单的人物关系中间构建起片面的正义性：当每

个人都代表一种伦理力量，并在相持中形成无可

避免的矛盾时，人物性格才具备了持续生长的土

壤，命运的埋伏也才能见出层次和起伏。班宇的

《逍遥游》同样贡献了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

象，想去环抱却虚弱无力。作者对生存死亡交界处

的人生以及心底暗存希望的生命状态倾注了极大

耐心，于共情中带给阅读者多个层面的震颤。班宇

对于女性心理有着精微的把握，手中握满细节，一

路认真铺设，最终让小说在结尾处沸腾。生活的艰

辛，在保洁员拉丽（陶丽群《白》）身上亦有回响。一

个身患白化病的自闭症孩子，为拉丽与画家的爱

情画上句号，也把她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白色的谎

言。陶丽群满怀同情和善意地描述主人公痛苦粗

暴以及女儿冰冷情状的同时，也写出了在与生活

争夺爱的能力的过程中，人的艰难与韧性。

面对钝痛，有人选择宣泄，自然也就有人选择

沉默，迟子建写《候鸟的勇敢》写到张黑脸和德秀

师傅相好后求报应、求神灵的审判时，大概就是沉

默的。一个痴痴傻傻，一个身在佛门，两个原本隔

山隔水的人，在清醒中动情，情动后又看不到前路

在何方。“没有哪一处人间灯火，可做他们的路

标”，这种无可皈依之感，让人唏嘘动容。艾玛《夹

叉》里的金文玲也是这样一个沉默者，她埋头伺候

手中的花木，任凭医务兵“装殓组”的经历、战争留

下的自认为不配享受活着好处的负罪感、以及她

自己，始终待在那个炸聋她一只耳朵的弹坑里。艾

玛不动声色地让对谈者看到，理想主义式的执拗

如何在回忆和生活的“夹叉”中被磨掉光亮。

小花旦（王占黑《小花旦的故事》）也沉默，他

的绰号里装满了众人的异样眼光，但他自有一套

应对磨损的方式：珍惜并释放天性，以新的自我不

断转场，在旧地界闪着扎眼的光，又在新地界闪着

复古的光。王占黑的共情能力显示出强大的延展

性，方言入文，以稳健的笔力，绕开猎奇、粗糙的现

实主义、虚假的底层等年轻写作者容易跌入的陷

阱，从个人生活史，到个别少数族群生存状况，再

到城市的文化变迁，将城市景观中落后但蓬勃的

部分拉伸至新的空间。李军亮（手指《问李军亮

好》）也执著于用自己的方式开垦生活，比如喋喋

不休，让人既心酸又好笑的炫耀，诚意十足的劝诫

等等，他的世界虽然可怜但却自给自足，因此萌生

出一种简单、活泼且耐人寻味的调子。

朱山坡在《深山来客》里描写病苦中的夫妻之

情，撑着小船，从鹿山千辛万苦来到蛋镇，只为让

妻子再多看一场电影。小说中，电影既指代爱情，

又作为艰难生活中的理想和浪漫质素被铭记。张

楚《中年妇女恋爱史》中的茉莉，天真地以为拥有

姿色并对浪漫抱以幻想，就能够跑赢时间，但在张

楚看来，时间终会让茉莉们的奔跑变成“苦熬”。三

三的《暴雨如注》短小醇熟，男女间心绪复杂的试

探进退被处理得火候刚刚好。刘丽朵《我们的丈

夫》以现代人的感情和婚姻问题为叙述对象，作者

将丈夫的问题从“你”延伸至“我们”，关于问题的

喟叹因而带有了普遍性。张天翼《地之血》面对的

是女儿融入母亲再婚家庭的重重困难，血寓意着

女儿与母亲之间最深刻的关联，也见证了一个面

对面、一步步倒退着走远的过程。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形象在这一年走进我

们的视野。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一如既往地被

藏地风俗和悲悯情怀所覆盖，小说超越了一般意

义上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作者将有关阿姆的讲述，

寓于人性观照和由信仰而生的神性光辉之中，结

局处棒喝式的陡转提示人们，红尘世界里不缺乏

慈悲，只是我们的眼睛被愚痴蒙住了而已。除去阿

姆，陈再见《法留》中心有所动的小尼姑，须一瓜

《甜蜜点》里因凶杀案而相遇的警察与少女，李查

德《垫脚箱》、赵挺《青年旅馆》、魏思孝《一份青年

作家调查报告》中的迷惘青年等，也分别在各自的

面向上丰富了2018年的文学肖像。

杨红《捉马笔记》通过少女视角的回忆复活一

座居于城镇边缘的村落，折射风物人情和时世变

迁。作者采用散文的笔法，把对人性的体悟和关怀

藏进细节里，细腻却不晕染，至性至情又处处留

白，人物、故事因晋东南方言的滋养而鲜活水亮，

整个村庄也因此具备了更长久的文学生命力。《九

重葛》下，郭爽辑录着身边转瞬即逝但又能够将人

与人区分开来的面孔，情感，散碎的笑声，错漏的

记忆。在新事物与衰颓之间，总有一些东西指向永

恒。两个从童年深处走出的女孩，顺着层层交错的

藤蔓，牵出两个相识多年的家庭，也牵出那些逝去

的时光，牵出岁月的变幻与悠长。

沉思的能力

此处的沉思，约等于华兹华斯“强烈的感受能

力”和“沉思的能力”之和，指小说家不被眼前的事

物所感动，表达并非直接来自外界刺激的思想和

感情。这是一种主动的过滤的能力。它帮助小说家

的目光从一己之经验中超拔出来，既看到具体的

人，也看到问题中的人、事件中的人，它让关于人

的谈论在个体和群体之间流通，挂起浩大强悍的

生存真实与精神难局的背景布，它敦促写作者时

刻保持警觉，在灵感撞击之下于某个狭窄视阈里

获得的经验价值始终有限，只有当人同与人相关

联的环境（历史、现实、社会、阶层等）建立起密切

联系时，我们才有可能在这种综合性中试着回答

人何以至此的问题。与此同时，它还担负着调节甚

至改变着长谈节奏的重任。如果说共情阶段，小说

家追求的是共振，那么，到了沉思的阶段，更为理

想的效果恐怕就变成了停顿、内心一怔，甚至是不

同形式的较量——小说家同阅读者、小说家内部、

小说家与自我之间展开残酷的竞技，看看谁想得

更深远，谁更能抵御思想之重之苦。

首先一个话题是历史·现实·人心。徐皓峰的

《弥勒，弥赛亚》是2018年中短篇写作中不容忽视

的存在。小说的局面包含了两重巧：第一重巧，巧

在写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边缘人”的角力，不同国

籍、享有各自特权的犹太人，一路流亡至此的骡子

营村民，硬土区的安徽、河南富豪构成了小说中交

锋的主要力量，史实、宗教信仰、民间生存逻辑等

在特殊的时间、地点和情势下碰撞出旧我崩坏、新

我难成的痛；第二重巧，巧在如此复杂、难以尽述

的局面中，作者将着力点放在一个“不靠语言而

活”的人身上，刻骨铭心不能折现成话，反而道出

了会说者嘴里听不到的别样悲喜。从行文来看，全

文3万余字，字字俭省，似在试探依托语言存活的

文明，在语言缺位的情况下如何延绵。作者自述，

不在小说中完成思想总结，但小说起笔信仰，落笔

于人心足矣构成人间，其间的认知与判断已然自

见。莫言的《等待摩西》看似事关信仰，实质上讨论

的恐怕仍是个体与历史、现实之间失衡的互动关

系。整个文本以“竹节”样态示人，“我”的几次返

乡，柳卫东的几番更名以及两人各自的人生起落，

被时代更迭中大的历史节点分隔开来，莫言老练

地将离乡——回乡、等待（戈多）、编年记事、文本

嵌套等手法融入到拔节过程中，临至结尾一刀砍

断，“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留下观者面

对毛茬，笑谈这杆竹子原本要长多高。古琴大师曾

先生（斯继东《禁指》）也似从历史中来，深居老宅，

终日抚琴写字，拒世俗于门外心外。曾先生却不古

板，他尊重并珍惜操嫂带来的鲜活经验，不为名实

礼数所累，名士风流之外，自有一套素朴自然、四

时流转的生活逻辑。曾先生与操嫂的结合是小说

的主线，但如题所述，禁指二字道出了小说的另外

一层蕴含，立一禁指，就是告诫世人，要有所为，更

要有所不为，这一旨归同深具江南情致的文化心

理和审美意趣结合在一起，加深了小说的诗性和

升腾能力。城乡对照是文学创作常见的主题，陈应

松在《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中找到了一种对话式

的叙事语调，他用漫画的笔法写城市人的猎奇矫

情，用老实的语言写村里人的悲凉和狡黠，夸张与

白描相遇，喧腾中透着悲凉，令整个小说余韵悠

长。《楼顶上的下士》延续了王凯的军营日常谱系，

这个作品的特殊之处不在于用扎实的笔触，写活

了有能力的指导员和有个性的下士两个形象，而

在于在既有限度之下，用心地探讨自由与纪律、变

量与规则之间的关系，这让小说跳出了军旅文学

的范畴，在一般文学的意义上获得了更多的可阐

释性。此外，盛可以富有寓言形式与哲学考量的

《偶发艺术》，周洁茹始终无法成型的自带荒谬感

的《读书会》，顾湘《炖牛肉》里目睹租屋遭遇火灾

时漫不经心、调侃式的心理活动与人际关系中“无

胜于有”的念头，陈思安《活食》中为接受蛇活食乳

鼠所置换的、人换一种活法厌倦套路渴望被世界

淘汰的复杂心理，凌岚用来对抗并释怀新移民初

到异地陌生感的危险的《离岸流》，樊建军《索他旅

馆》中人的境遇的奇妙关联以及不被世俗理解的

理想主义的执念等，均从不同角度拆解、剖析着现

代人的心灵体验。

面对被裹挟的人们，小说家该如何抒情，在这

一问题上，袁凌和班宇各自给出了回答，并在文本

层面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对话。《世界》是袁凌的首

部中篇小说集，用沉静、细腻的笔法再现生活肌

理，凝视贫苦者的生存，描绘人世间厚实的苦与

拙。关于抒情问题，袁凌表示：“当你面对真实，是

容不得抒情和发泄的，你需要内心的力量把它接

应下来，然后才可以反思，才可以质询生死，才可

以继续理解别人。”这一点，班宇大约也是认同的，

不然他不会在短篇小说中彻底放弃从高潮前夕写

起的做法，转而尽量延宕高潮，抑制爆发，最终获

得一种力的对抗。他在小说中有意探索一种浪漫

的现实主义抒情方式，在冰冷现实之上铺陈暖意，

在生命的硬与软之间来回协调，让彷徨、伤痛、苦

难乃至荒诞，都带上婉曲和热闹的一面。这既是班

宇独特的抒情方式，也是他文学观念的一种传达。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去五里河》更能凸显这位年

轻的小说家在文学表达方面所做的尝试与努力。

一座没落的工业城市，人们把生活信念寄托在一

个足球队身上。这其中混合了妥协、同情、扶助、悲

悯，还有若有若无的梦想。班宇准确地捕捉住这个

时代复杂的气息，并赋予其希望，在《去五里河》

里，我们可以窥见踏踏实实的洞见与爱。

还有一个沉思的话题是自我。如果仅从题材

上区分，《基本美》大致也可以归入青春迷惘系列，

但周嘉宁的写作优长就在于，能够将一直伴随写

作者多年的难以言喻的迷惘心绪有力地表现出

来，赋予其语言和形式。小说《基本美》即具有不断

自我发问、在实践中自我回答并不断修正答案的

勇气和能力。小说记录了来自大陆小城青年致远

和香港青年洲之间的友谊，所谓双城记、不同文化

间的碰撞隔阂并没有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

关注的是，重要历史时段如何与青年的日常生活、

精神生活建立联系。小说中的青年并没有因为迷

惘而走上叛逆放纵的道路，他们保持着热情和智

识上的清醒，在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努力寻

求平衡，他们尝试着严肃地靠近历史，理解历史，

参与历史，在现实和由过往现实所构成的历史中

不断挖掘自己认可的部分，通过与同行者的交流

对照，实现自我反思。这种努力，使得青春迷惘挣

脱了飘浮在半空中的自我怜悯自我同情的轨道，

获得了更加清晰明确的落脚点，并为自我成长开

辟了新的视野和空间。蔡东在《照夜白》中论证了

自我打捞的重要性。作为职业说话人的教师谢梦

锦某一天突然厌倦了程式化的生活与日常表演，

萌生出与生活的既定秩序断交的决心，她从假装

失声开始，渐渐发展为享受有意的沉默所带来的

乐趣。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但给人的感觉更像是

一段主人公由试探到放纵的自说自话。蔡东以极

个人、极放松的方式，写出了落在实处的现代人的

精神诉求，甚至还包括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本来的

样子，尤为可圈可点。

想象的能力

既然是长谈，总有陷入疲惫或者为思维惯性

俘获的时候。每到这时，想象力便出来救场。文学

需要依靠想象的力量来彰显自身的独特魅力。当

历史、杂谈、词典或报告，各种性情、各种民族、各

种年龄的男人和女人用各种文字缩写的书全拥挤

在架子上时，想象的力量帮助文学脱颖而出，以更

新的思路、更加有意思的方式，赋予阅读者以更深

刻、更广泛的乐趣。它牵引着我们对文学永不尽

兴，对无限性有所认知，同时也对创造性的读者提

出要求。双雪涛在《女儿》中想象了一个文本中的

文本，一场小说家之间、真实与幻觉之间的较量，

较量中间包含着多重期待。大头马《赛洛西宾25》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些都是

小说家在长谈中充分调动想象力的有趣表现。

危险感是关涉想象的长谈的重要关键词之

一。就像卡佛所描述的那样，小说家必须让阅读者

感觉到什么在迫近，在不断逼来。沈大成的小说就

具备这样的危险气质。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收

入作者诡谲却又合理的15篇小说，描绘了身上带

有遗憾状态的、忙于隐藏秘密、脱离现实并用心生

存的形形色色的人。《分裂前》是其中格外出色的

一篇。沈大成在小说里想象了一个分裂国，因为染

色体问题，人们无法实现有性繁殖，新生命需要依

靠老生命分裂完成。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

个，每次分裂新生命均分老生命的年龄。小说家的

一次小小建模，一瞬间将真实世界中所有悬置的、

虚幻的、可以想见但并不一定具备讨论基础的问

题，无比真实地推到了人们面前：同意分裂，意味

着主动选择死亡。死亡变成了可商讨的，有确切时

间、但又支持随意更改并可以被充分准备的事情。

那么，一个有独立思想、意识和情感的人要如何准

备死亡？分裂者和新生人两不相干，当一个人有权

决定他人的生命起点时，他将如何割舍自己成全

他人？相爱的两个人怎么办，约定好未来的某一天

同时分裂，还是各自打算，个人意志和感情哪个排

名更靠前？上述种种，仿佛一张密实到难以透光的

网，覆盖在人物和阅读者的身上，令人呼吸困难。

沈大成设置了无数种可能，让危机感以无数种方

式向你逼近，而她只选取其中最具包孕性的一刻

来写。《分裂前》的主角是一位从未更改过分裂时

间的女性。小说对准她48岁生日前夕的那一小段

时间，她的准备、安排，如何度过生日派对，和一对

一陪伴的客户专员的简短聊天，仅此而已。所谓复

杂性，往往就寓于这样的简短之中。沈大成对她的

理想读者说，这位女士“以前爱读情节曲折的长篇

小说，最近放弃了，在图书馆，她不做研究地从书

架上取走一些短篇小说集”，那么《屡次想起的人》

或许也在其中。

谈到想象，总绕不开科幻。小说家们通过这种

文学形式表达着一个时代对于未来的看法和信

念。科幻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它不仅仅作为一种

文学类型，更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理念和观念

层面的革新参与到传统小说家的创作中，科幻式

的表现方法和想象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青年

作家所采用。2018年的中短篇科幻并没有给人留

下惊险刺激的印象，小说家们以相对温和的软科

幻方式，着陆在现实与未来的临界点上。阿缺的

《彼岸花》中，在一个行动自如，拥有正常意识、还

不错的理性思维以及有趣的灵魂的丧尸肩头，某

天长出了一朵花。一组富有意味的对照在这一刻

形成，残破的变异的身体孕育出异质的新生命，被

正义抛弃的岌岌可危的覆灭者决心守护一朵花并

等待它绽放结果。阿缺在小说中营造出的残酷颓

败又坚韧的美感，令人久久不能释怀。梁清散《济

南的风筝》更像是一个幻想和知识考古学的结合

体，主人公“我”以1910年山东济南北部的连续爆

炸案为入口，几经周折挖出了掩埋在历史尘埃中

的机械制造奇闻。这里的主题，不仅仅包括依托超

群想象力而进行的艰难的科学索隐，也包括对不

同世界观在不同科学家身上如何推演的深刻反

思。陈楸帆《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最具实感，小说

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讨论科技如何改变人类自然生

育过程及其背后的复杂语境，在技术、伦理、社会

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助力下，小说家让对谈者意识

到，人类的未来竟然如此扑朔迷离。“这一刻我们

是快乐的”仿佛一道苦笑着的讽喻，这一刻的快乐

不够笃定，下一刻人的样子更是无从预知。

事实上，将一整年的中短篇创作，缩减为一场

关于“人”的长谈，本身就是一次想象中的冒险。分

散地看待一部部作品，仔细探讨哪个更出色，哪个

还有提升的空间，并从中提炼出不同小说家的创

作特色，这固然有意义，但假设真的存在这样一种

合并、被视为一体的可能，或许也会帮助我们获得

某些新的发现。比如在这场长谈中，我们注意到，

小说家动用共情、沉思、想象的能力，在一定程度

上摆脱了私人经验的束缚，将凝视的目光对准了

“人”。他们塑造了多个鲜活的形象，积极建立起个

体与群体，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环境之间的深刻关

联，并对带有普遍性的人的精神难局，以及整个人

类的现状、未来加以注目。小说家邀请他的理想读

者一道，努力认识和发现文学，而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也正在被文学认识和发现。

一次长谈与小说家的三种能力一次长谈与小说家的三种能力
□□聂聂 梦梦

黄孝阳，1974年生，江西抚州人。现居南京。著有长篇小说《众生：迷宫》《众生：设计

师》《旅人书》《乱世》《人间世》《遗失在光阴之外》《时代三部曲》等，小说集《是谁杀死了

我》，文学理论集《这人眼所望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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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文联理论研

究室原副主任、草原杂志社原副主编白雪林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 2月4日在

京逝世，享年64岁。

白雪林，蒙古族。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

《初夏》《蓝幽幽的峡谷》《岩石上的泪》等。曾

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等。

白雪林同志逝世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

日，由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

司和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政府联

合摄制的农村题材轻喜剧《温暖

的村庄》在山东卫视、宁夏卫视

播出，受到观众喜爱和好评。该

剧紧贴当下农村现状与农民实

际，通过讲述富裕起来的中国农

民自觉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故

事，描绘出一幅朴实亲切、诙谐

多彩的当代中国农村画卷。剧

中所展现的农村环境之新、农民

思想和生活方式之新，无不生动

反映了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新

时代农村的新面貌。

《温暖的村庄》从北方农村

风情入手，力求在妙趣横生与抒

情浪漫并存的剧情中折射出当

代人文关怀。不少情节的设置

都与全剧“爱”的核心相呼应，让

观众切身感受到温暖的亲情、友

情与爱情。为了更好地表现农

村生活，该剧没有将视角局限于

家长里短，而是聚焦当代农民的

精神生活现状，使剧中的“天鹅

湾村”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美丽乡

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温暖的村庄》由钱晓鸿任

总导演，张继编剧，多位观众熟

知的中青年演员加盟。据悉，为

了拍好这部作品，主创团队秉持

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创作态

度，多次赴荣成等山东多地的村

镇采风创作、收集素材，剧本六

易其稿、不断打磨，拍摄过程中

也力求在各方面做到尽善尽美。

《温暖的村庄》展现新时代农村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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